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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天送是广西省河池市

人，年近五旬的他，在当地经
营米粉生意。1999年3月，他和
3个伙伴一起来江苏丰县，打
算开发米粉市场，但其他3个
人并不看好行情，先后离去。
独自留下来的韦天送经人介
绍，认识了当地一个28岁的残

疾姑娘韩芳。两个人相处后，
觉得志同道合。1999年4月，
由韩芳家出钱，韦天送负责技

术，他们打算开一个米粉厂，
干一番事业。

在准备投产前的一天晚
上，韩芳突然向韦天送说：

“老韦，我嫁给你吧！”韦天送
很是吃惊。因为自己年龄要比
韩芳大近一倍，而自己已经离
婚9年多，还有一个儿子。但韩
芳表示不介意，就这样，两个
年龄相差20多岁的人，在没有

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情况下，
住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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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米粉投入市

场后，生意很是清淡。好强的
韦天送，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凉
皮市场，他们又办起了凉皮
厂。时间过得很快，2003年的
时候，凉皮生意开始逐渐走上
正轨，生意也越来越好。当年3
月份，善于思考动脑子的韦天

送除掌握制凉皮的各种技术
要领外，还发明了多功能凉皮
机。随后，韩芳和韦天送在徐
州专利事务所申请了专利。3
月23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给他
们颁发了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据韦天送遗留的相关材

料记载，2003年到2005年，凉
皮厂的收入已经达到了40多

万，后来几乎垄断了当地大部
分的市场，收入已累计达到上
百万。韦天送也被当地称为
“凉皮大王”。除了忙厂里的事
情，因韩芳下肢残疾，不能走
路，生活不能自理，韦天送还要
照顾韩芳大小便、洗澡、洗衣

服、吃饭、上下床、上下轮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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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平静的生活开始

被打乱。春节后，韩芳向韦天
送提出，想让妈妈和他们一起
住。韩芳的母亲过来几个月
后，事前表示不插手经济的韩
母开始管起了钱。而韩芳也对
韦天送不再和以前一样亲热。

2006年7月份，两人的争

端开始加剧。韦天送生前留
下的文字材料说：此前经常
谈论的结婚之事遭到了韩母
彻底否决。后韦天送提出希
望能分得两人艰苦创业所得
财产的一半的要求，也被韩
母拒绝。韩母表示：“就这样

干，有吃有住还有穿。如果不
想干的话，给你800元钱走
人。”听到这样的话语后，韦

天送一气之下和儿子韦永生
离开了工作过多年的厂子，
开始流落街头。
“凉皮大王”流落丰县街

头的消息传出后，当地做面粉
业务的秦建峰收留了韦天送，
把他安排在了朋友袁庆玉的

纺织厂里住。
韦天送的遭遇引起了不

少好心的丰县人的同情，不少
市民都自发去纺织厂看望他们
父子，有人给钱，有人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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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下来的韦天送，这时

却意外得知，凉皮厂的设备等
东西要被变卖。好心的袁庆玉
和秦建峰为此到司法部门了
解情况，司法局指派律师徐海
军提供法律援助，韦天送打算
走诉讼途径解决问题。

两个曾经相爱的人走到

今天这一步，到底是什么原因
呢？韩芳说，1999年韦天送来
丰县后，是我们家收留了他。
刚开始做生意，是考虑到他有
技术。当初做凉皮生意的想法
也是我父亲想出来的，我在这
个过程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生意现在发展壮大，家
里人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至
于韦天送提出要和自己结婚
的事情，因为他打过我好多
次，母亲自然反对。韩芳认为，
韦天送出走完全属于不辞而

别。家里的想法是，想按每月
800元结算他这些年的工资，

想分割财产是不可能的。
身无分文、全靠好心人资

助的韦天送父子在请律师调
查相关情况后，提起了诉讼。
徐海军律师说，经过调查，韩
芳和韦天送之间的纠纷属于
非法同居期间的财产纠纷。大

量的证人、证言都显示，两人
一起同居过，财产也是两个人
一起共同创造的。

2006年7月22日，韦天送
给法院递交了诉状：请求解除
非法同居关系；请求分割共同
财产。开庭时间定在8月18日
上午9：30。但是，8月18日，因

一些原因，计划开庭的时间被
推迟，法院要求回去等待重新
通知开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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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等待开庭的时候，9

月3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所有
人吃惊不已。袁庆玉回忆，当
天下午，他和几个朋友，以及

韦天送一起聊天，听韦天送
谈东山再起的事情，大概下
午5：30的时候老韦出去买
菜，晚上8点左右，自己突然
接到丰县中医院的电话，称韦
天送中毒。赶到医院时，抢救
正在紧张进行中。经过30多个

小时的抢救后，医院宣布韦天
送抢救无效死亡。

丰县凤城派出所所长谭
立海说，派出所是9月3日下
午6：39接到韩芳的报警电
话。民警赶到韩芳住处后，发
现韦天送倒在沙发上，口吐白

沫。房子里除了韩芳和韦天送
外，还有一个人是韩的

表弟。民警现场发现有瓶装的
敌敌畏，瓶子是敞口的，结论

是自杀。
韦天送死了，选择的是这

样一种方式。这让很多人觉得
很遗憾，因为庭审在即，大家
都希望能通过判决的形式，了
结他们彼此之间恩怨情仇。韦
天送的儿子韦永生表示，想继

续和韩芳打官司，为父亲讨个
公道。徐海军律师说，老韦的
儿子可以继续进行专利权的
继承和既有财产的继承官司。
目前，韦永生已去法院了解了
诉讼的相关问题。他说，等要
到说法，安葬了父亲，他就回

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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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振芳介绍，1948年的

秋天，她8岁的四弟刘振浩感
染了重伤寒，生命危在旦夕。

当时，她在山东济宁华明
小学任教，同事谭裕恬也是这
个小学的老师。1948年的时
候，因为要打仗，谭裕恬在一
个晚上带了80块银圆到自己

家里，希望帮他存起来。父母
当时就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
银圆给埋了起来。因为战乱，
学校放暑假后就没再开学。而
那个时候，自己的弟弟刘振浩
感染了重伤寒，生命很是危
险。因为大哥就是同样的病症

在1936年去世的。弟弟病重
后，当时医生称可以治好，但
是每天需要2块银圆。于是无
奈之下，家里就挖出了谭裕恬
寄存在家里的那笔钱。大概一
个月后，弟弟刘振浩病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举家迁到

江苏徐州的谭裕恬却和他们
一家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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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芳告诉记者，1958年

的时候，弟弟刘振浩考上了北
京大学，6年后，大学毕业被国
家分配从事科研工作。大概在

1962年的时候，谭裕恬曾经给
她家里来了一封信，问了一些

工作的情况，但绝口没提钱的
事情。后家里人在回信中立即
说明了动用了寄存的银圆的
事情，表示现在经济比较困
难。父母在信中表态，这笔钱
总有一天会还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初

谭裕恬来信的地址也弄丢
了。那个时候家里的经济条
件也好点了，如何寻找恩人
谭裕恬成了一家人的头等大
事”。刘振芳说，“后来父母
在去世前，遗嘱中都念念不
忘交代他们兄弟姐妹，一定

要还上这笔钱”。
2005年春节的时候，刘振

芳说，当时他们兄妹几个人聚
在了山东菏泽，再次商量要尽
快了结这个心愿。

为了尽快地寻找到谭裕
恬，刘振芳说自己曾去济宁槐

荫区派出所查找谭裕恬的户
口，希望得到谭家的去向。但
由于年代久远，没有查出任何
结果。刘振芳随后向徐州市公
安局户政部门求助，希望能把

徐州所有姓谭的、情况差不多
适合的人都逐一找一下，但是
还是没有结果。毕竟，大海捞
针般地找个人实在太难了！

刘振芳说，谭裕恬祖籍济
宁，1948年之前一直住在济

宁市郭家街。谭裕恬当时在济
宁市华明小学担任语文教师，
年龄28岁，如果现在还活着的
话，今年应该是86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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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21日，刘振芳和

哥哥来到徐州，开始了寻找恩
人之旅。也许一切都是冥冥当
中安排好的一样，几天后，消
息经媒体披露后，在徐州立达
路开杂货铺的徐家启老人一
眼就认出刘振芳要寻找的正
是自己以前在塑料厂的同事

谭裕恬。
9月26日上午，在徐家启

老人的杂货铺里，老人告诉记
者，谭裕恬以前和自己都在塑
料厂，人很忠厚老实，以前的
时候家里是大户。就在和记者
交谈的时候，谭裕恬的小女儿

谭敏和大姐夫王志明也赶了
过来。谭敏告诉记者，他们一

家刚和刘振芳见过面。她说，
父亲谭裕恬早在1976年的时
候就去世了，父亲生前也从来
没有提过这个事情，家里兄妹
几个都不知道。见面就是缘
分！对于刘振芳老人苦苦寻觅
父亲谭裕恬的事，谭敏说：

“都58年过去了，还这么执
着，真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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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那八十块银圆，

弟弟刘振浩也许早已经死了，
我打算加倍偿还58年前的那
笔钱。”刘振芳说，当时一块
银圆能买一袋面粉，80块银圆
就是80袋面粉；现在每袋面粉
的价格是50元人民币，80袋
面粉折合人民币为4000元。
他们一家打算加倍偿还，给谭

家8000元人民币，以报答谭
裕恬对他们全家的救命之恩。
“58年过去了，为什么还

对80块银圆的事情无法忘记
呢？”面对记者的提问，刘振
芳称，“这是做人的一个原

则。”身在外地的刘振浩获悉
姐姐找到恩人子女的消息后，
立即给谭家打来了电话。这位
老人在电话里说，“没有谭裕
恬的那80块银圆，也没有我这

个人和现在的幸福生活”。
9月26日下午，刘振芳和

谭家的子女商议，打算给谭
裕恬立块纪念碑。刘振芳喜
极而泣地告诉记者，“现在，

我们终于可以给父母一个交
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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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收获爱情，却形同陌路

■创下百万资产，却沦落街头

■公道尚未讨回，却含恨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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